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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民间和学界在村落体育保护传承中的角色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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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在老子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的社会管理思想和人类学的“主客位”文化观的理论视野 中，政

府、民间和学界在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。村落居民是村落体育文化的真正主人，在

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中应处于主体地位，承担“主体”角色；政府组织在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中属于外在

参量，应处于“辅”（辅佐）的地位；专家学者具有专业背景，在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中应处于“导”的地位，可

以为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智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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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费 孝 通 指 出：村 落 是 农 民 生 活 的 基 本 功 能 单

位。［１］把村落作为乡村文化研究的基本单位，是近年

来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方式。在华南地区的崇山峻

岭中，散布着壮、侗、苗、瑶等民族的许多村落，这些

村寨聚落历经千百载的沧桑变迁，孕育出众多璀璨

绚丽的体育文化明珠，如天峨县纳洞村的壮族蚂拐

舞、三江县富禄村的侗族抢花炮、三江县高定村的侗

族“多耶”、融水县元宝村的苗族芦笙踩堂、金秀县古

陈村的瑶族黄泥鼓舞，这些体育文化沉淀着丰富的

历史信息，展现着民族体育的历史风范，承载着独特

的民族基源。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加

快，一些村落渐渐空心化，体育文化走向消亡，有些

体育“活宝”已成广陵绝唱，人亡艺死。面对危机，政

府、民间和学界应肩负起历史使命。

当前学界对政府、民间和学界的角色定位存在较

大 分 歧，主 要 观 点 有：民 间 是 主 体［２］；政 府 是 主

体［３］［４］［５］；政府与民间构成二元主体［６］；政府、学界和

资本等构成多元主体［７］。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，课

题组成员自２０１０年始，多次对壮、侗、苗、瑶等民族村

落实地调查，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本文以实地调

查资料为现实依据，运用老子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

的社会治理思想和人类学的“主客位”文化观，论证政

府、民间和学界在村落体育保护传承中的角色定位，

指明各方所承担的责任和应谨守的分际。

一、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

（一）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思想

“道法自然”，源自道家元典《老子》，其思想精髓

是：人之道应效法自然之道，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应尊

重事物的本然状态，遵循事物固有的发展规律。［８］将

“道法自然”思想引申到社会治理领域，其要义便是

“无为自化”。

“无为”，即 不 违 道 而 为。［８］老 子 认 为：“道 常 无

为，而无不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”（《老子

·第三十七章》）。

“自 化”，即 自 然 化 育，语 本《老 子·第 五 十 七

章》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，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

化”，意即施政者应以民众的自然化育为上，尽量不

扰民。

老子倡导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，并不是主张施

政者什么都不做，放任自流，无所作为，而是从“道”

的高度来审视、约束和矫正施政者的行为，确保社会

治理以自然合道的方式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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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可作为村落体育文化保

护传承中 角 色 定 位 的 哲 学 依 据。老 子 认 为，“治 大

国，若烹小鲜。以道莅天下……德交归焉”（《老子·

第六十章》）。作为一种草根文化形式，村落体育项

目的形成是村落“自生”的结果，其发展有着本然的

“道”，是一种缓慢的“自化”过程，一般不随个人的意

志而随意更改。“行政的干预、舆论的喧嚣，或许在

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段内起影响作用，但村落体育文

化有着强大的自匡力，长远看其发展终究要回归自

己本然的发展之道”［９］。

根据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的逻辑可以推论：在

村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过程中，当地村民应处于主

体地位，任何外在的参量，如政府组织、专家学者等，

都应处于客 体 地 位，谨 守“辅”的 本 分，排 除 任 何 反

“辅”为“主”的刻意“有为”。

（二）“主客位”文化观

主位（ｅｍｉｃ）、客 位（ｅｔｉｃ）概 念 是 肯 尼 思·派 克

（Ｋｅｎｎｅｔｈ　Ｐｉｋｅ）在１９５４年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的，后

来人类 学 家 马 文·哈 里 斯（Ｍａｒｖｉｎ　Ｈａｒｒｉｓ）将 其 运

用于人类学研究。近年来国内学者杨海晨、何一兵、

韦杨波、刘涛等对“主客位”文化观作了阐述。他们

提出的观点对本研究具有启示意义：“文化的异同并

不代表优劣的区别，它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

环境 中 作 为 其 历 史 经 验 的 结 果 所 形 成 的 多 元 现

象”［１０］［１１］；研究者应以所研究群体的观点、视角来看

待和理解当地文化，不应带有自身文化的色彩，用自

己的标准去理解、评判某种异己文化，而应以参与者

或文 化 负 荷 者 的 观 念 和 范 畴 作 为 价 值 判 断 的 基

准［１２］；检验“主 客 位”方 法 是 否 恰 当，要 看 它 们 产 生

本地人承认是真实的、有意义的或恰当的论述的能

力如何［１３］；应“提高本地人的地位，把他们的描述和

分析的恰当性作为最终的判断”［１０］。

在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中，与“主客位”相关的概

念还有“局内人”和“局外人”。局内人（ｉｎｓｉｄｅｒ）指的

是某一文化群体之内的人，局内人之间通常具有比

较类似的生活经历，对事物往往有相同的视角和认

识。局外人（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）指处于某一文化 群 体 之 外 的

人，通常有不同于局内人的生活体验和认识事物的

方法。“人类学把主位视为局内人观点，把客位视为

局外人的观点。局内人和局外人即主客位理念在当

代人类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”［１２］。

“主客位”文化观给本研究提供启示：作为“局内

人”的村落居民和民间组织，位居“主位”，他们对村

落环境最为熟悉，在村落体育保护传承中应居于核

心地位、承 担 主 体 角 色；而 作 为“局 外 人”的 政 府 组

织、专家学者等，位居“客位”，应尊重村落居民和村

落组织的主体地位。

二、“民间”的角色定位———“主”

“主”，即主体地位。根据老子“道法自然，无为

自化”的社会管理思想，“民间”（包括村落居民和民

间组织）在保护传承中应处于主体地位。村落体育

项目大都是自生自化的草根文化，当地居民是村落

体育的实质参与者，是村落体育文化的真正主人，最

有资格作为“主体”角色参与保护传承事务。在村落

体育文化的 保 护 传 承 中，凡 是 村 民 能 够 自 为 的，政

府、学者等外在参量就应尽量不插手、不扰民。或许

村民们暂时做得不如政府好，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

程，否则村落体育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就无从谈起。

根据人类学 的“主 客 位”文 化 观，也 可 论 证“民

间”的主体地位。每一个村落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

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对同一文化现象可能作不同的

理解和截然相反的判断。一种文化无可辩驳地奉为

知识的东西，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成员来说，可能被毫

无疑问地视 作 无 稽 的 迷 信 或 无 聊 的 神 话”［１０］，只 有

作为“局内人”的村民才能真正理解村落体育文化的

含义和价值。而村落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处于

“客位”，都属于“局 外 人”（除 非 经 历 长 期 的 田 野 体

验），在审视村落体育文化时会产生“文化视差”，因

而难以作出符合村落民意的价值判断，难以作为主

体角色承担起村落体育的具体管理工作。“任何外

在的保护传承力量都应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，为他

们献言献策，排忧解难，提供人、财、物、智力等协助，

而不是反‘辅’为主，将他们排除在主体之外。”［９］充

分发挥当地村民的主体作用，才是村落体育文化保

护传承的“大道”。

将“民间”的角色定位为“主”，体现了对村落居

民文化自主权的尊重。“即使在外人看来他们的一

些体育行为‘不入流’，甚或‘不合常理’，亦须尊重他

们的主体地位。因为在这些所谓的‘不入流’或‘不

合理’当中，常常隐含着不为外人所理解却对当地居

民有独特意义的生活法则。”［９］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

利特曾说：“尽管‘逻各斯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的

法则，但多数人似乎却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法则生

活”［１４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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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政府的角色定位———“辅”

所谓“辅”，即辅佐、辅助。在以往的体育文化保

护传承研究中，研究者强调的大都是政府组织的作

用，仅有的一些对村民的关注也是将其置于辅助地

位。从“道法自然，无为自化”思想出发，这未免本末

倒置。

老子指出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

（《老子·第五十七章》），为政者的本分是“以辅万物

之自然而不敢为”（《老子·第六十四章》）。就当前

我国来讲，由于“强政府———弱民间”的官民格局未

得到根本性改变，任何一项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工作

的推动，“官方在场”都具有正面作用。但从村落主

体性角度考量，政府在村落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中应

属于外在参量，处于“辅”的地位。编制有限的体育

行政人员不可能每个角落都走到，不可能作为主体

角色承担起庞杂的实质性组织实施工作，他们的角

色应体现在支持、协调、宣传等“辅”的方面。

从“主客位”文化观出发，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。

任何村落世 界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，政 府 官 员 身 居“客

位”，其实无法真正用当地居民的眼光去观察村落小

社会，存在着所谓的“视差”，很难准确地领悟村落文

化的真正含义，往往会用异文化标准和立场去处理

村落体育事务，很难准确反映村民的愿望。作为“客

体”的政府组织，反客为主、本末倒置是不明智的。

将政府组织的角色限定为“辅”，有着民意的基

础。侗寨高友村的芦笙踩堂头人杨进群说：“政府人

员有时不如村落头人影响力大，政府人员只是偶尔

下来检查工作，就像一阵风”。古陈村黄泥鼓舞的领

头人盘振武认为：“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村里，更了解

村里的实际情况，处理事情更靠谱”。

将政府组织的角色限定为“辅”，有历史经验可

循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历代王朝对待民间文化一般都

尊重其自生自化的自然状态，不刻意干预，这颇合老

子“自然，无为”的施政理念。“虽然西周以后的许多

朝代都设有民间文化管理机构，但这些机构的主要

功能并不是对民间文化实施行政干预，而是负责对

民间的诗歌、民谣、技艺和习俗等进行考察、收集、整

理，为民间文化提供制度支持”。［１５］

将政府组织的角色限定为“辅”，有国外经验可

循。在欧洲，近年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

逐渐趋向于辅助功能。以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较高的

法国为例，“政 府 签 署 了 国 家 与 民 间 协 会 的 契 约 宪

章，充分肯定民间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，并把对

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管理权充分下放，交由最直接的

地方民间组织负责”。［１６］

四、学界的角色定位———“导”

所谓“导”，即指导、引导。专家学者可为村落体

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智力支持。如在天峨县民族局

专家的指导下，纳洞村壮族蚂拐舞的第六代传人向

宝业对蚂拐舞进行挖掘改编，使蚂拐舞从原始的律

动，升华到“皮鼓舞、蚂拐出世舞、敬蚂拐舞、耙田舞、

插秧舞、庆丰舞、打鱼捞虾舞”等包含多种稻作文化

元素的系列表演节目，得到纳洞村居民的认同。再

如在舞蹈专家的指导下，金秀县古陈村艺人在黄泥

鼓舞原有的弹、扭、蹲、跨等古朴动作中，融入雄劲有

力的奔跑、跳跃、劈腿、挺胸、俯冲等现代舞动作，深

受当地瑶民的喜爱。

根据人类学的“主客位”文化观，可论证“学界”

的角色定位。对村落而言，外来的专家学者处于“客

位”，属于“局外人”，他们的优势是拥有专业知识和

学术资历。他们在经过长期的田野体验后，可实现

从“局外人”向“局内人”的转化［１７］，从而可做到以村

落居民的观点和视角来理解村落体育文化。专业背

景加上对村落体育文化的准确理解，使得专家学者

比普通村民更通晓村落体育的运作之道，具备对村

民“导”的资格。

专家学者履 行“导”的 使 命，一 个 基 本 前 提 是

具备 长 期 田 野 调 查 的 经 历。这 一 点 是 非 常 重 要

的，否则“指 导”就 可 能 变 为“误 导”。作 为“局 外”

的专家学者，若疏 于 田 野 调 查，仅 凭 走 马 观 花 式 的

短期考察，很难融入到“局 内”，很 难 准 确 理 解 村 落

体育文化的真正 内 涵。正 如 学 者 杨 海 晨 所 言：“如

果调查者 与 调 查 对 象 保 持 疏 离 的 关 系，田 野 调 查

将无法得到很全面的、客观的 资 料”［１８］。专 家 学 者

在村落体育运 作 中 发 挥“导”作 用，其 前 提 是 与 村

落居民长期共 同 生 活，实 现 向“局 内 人”的 角 色 转

变。一旦完 成 这 样 的 转 变，专 家 学 者 就 既 是 专 业

性的观察者，又是村落“土 著”的 一 部 分；既 能 进 入

到村落居 民 的 立 场，又 能 从 研 究 者 的 专 业 角 度 考

虑问题。如此，才可 能 真 正 以 当 地 民 众 的 观 点、视

角来看待 和 理 解 当 地 文 化，真 正 具 备 对 村 落 体 育

保护传承进行“导”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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